
云冈研究院决定从 4 月 30 日至 8
月 30日，对搭架进行维护的第 38-40窟实
行预约开放。在此期间，高校和研究机构
从事文物保护、石窟寺考古、古代建筑、佛
教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可以申请
参观考察。

第 38-40 窟是云冈石窟西区的重要

洞窟，其中第 38 窟距离地面位置较高，窟
内造像题材丰富，窟门上方有三百余字的
开窟题记，为研究云冈晚期洞窟的珍贵实
例；第 39 窟是西区规模最大的洞窟，内有
五层的中心塔柱，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曾
对第 39 窟予以重点考察。在不影响维护
工作的前提下，云冈研究院将统一安排时

间，申请者可以在云冈研究院相关部室专
业人员的陪同下，利用搭架进行维护的机
会，对第 38-40窟进行详细的考察和研究。

拟申请考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请
将申请表（扫描二维码获取）发送至邮箱：
ygskwz@163.com，我们在收到申请后一
周内回复参观事宜。 云冈研究院

关于云冈石窟第 38-40窟维护期间
实行预约开放的公告

2021年 6月 25日 星期五 8 走进云冈走进云冈 Email:fz80008@163.com

本报地址：御东行政中心 21、22 层丨邮编：037010 丨本报发行公司发行丨广告经营许可证号：1402004000009 丨开印时间：1 时 印完 5时 10分

联系电话：办公室 6034132 要闻部 2043974 广告热线：2023122 发行热线：2503915 承印：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2429838

责编/梁有福 版式/赵喜洋

1619 年，湖广武陵进士吴伯与观游
云冈灵境后，慨叹“是谁发幻想？一凿
石光遍。百仞入雕镂，虚空足可践”。
又过 40年，山西代州进士冯云骧走进云
冈，先是惊异石窟“窍凿天开石髓香，千
佛宝相生奇光”，继而怅惋“兴亡太息人
间事，多少繁华一瞬过”。清人梁锡珩
游历石窟后，留下充满玄意的诗句：“满
山石子都成佛，佛原不在此山中”。前
人雕凿信仰与梦想，后人又依雕凿而梦
想；前人思佛凿像，后人端像而思佛，某
种情怀下，更思凿人。

“石龛不惹风幡动，兰若惟看夜月
来”。塞外武州山的夜晚，天总是明澈
空寥的，大地一片沉静，静得可以听见
自己的幻想在石窟中盘迴。我想，我总
是想，想那些匆匆走过这里的故人。我
甚至下意识地端望武州山上空最亮的
星，我宁愿相信，他们就是离云冈最近
的。云冈石窟的镌建不是偶然的，选择
在武州山开窟同样也绝非偶然，正如没
有北魏在平城建都的历史就没有云冈
一样，如果没有几位为那个时代而生的
灵魂人物，还会造就今天的云冈吗？

谁都终将会成为时间和历史的过
客，有的如风而空，有的如印而恒。兹
举一帝、一僧、一官、一匠、一族、一父六
例，试看云冈“真容巨壮”之下，佛教离
尘脱俗之背后，芸芸众生之人情冷暖。

明元帝拓跋嗣

拓跋嗣，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道武
帝的长子，天兴六年（403），他被册封为
齐王，拟立皇储，为防母后干政，按“子
贵母死”旧制，他的生母刘贵人被依规
赐死了。拓跋嗣无法接受母被赐死的
残 酷 事 实 ，“ 日 夜 号 泣 ”，令 道 武 帝 甚
怒。因长期服用“寒食散”，此时的道武
帝已徘于人性、兽性之间，猜忌滥杀，决

之俄顷。为防不测，拓跋嗣选择出离
了。

“昼居山岭，夜还洛儿家”，史书中
没有点明拓跋嗣居身于平城周边的哪
座山，如不意外，当不出武州、车轮二
山。为什么呢？首先从本质上，拓跋鲜
卑有“迎神于西”的传统，武州山在地理
位置上正扼平城之西。另外，拓跋嗣钟
情于武州山还因于早前的一件事。拓
跋嗣有个同父异母弟叫拓跋绍，绍生性
凶狠险悖，拓跋嗣忧惧绍可能会在某时
谋逆，常去山上祈福，那山，就是武州
山。眼下，他“潜于山中”，既可近观宫
城政治动向，若有难又便于迅速退身塞
外。所以绍弑父篡位的消息，侍卫王洛
儿马上就能刺探到情报并迅速传回山
中，而且拓跋嗣从这里策动反制计划，
史书中说他由平城西门入城，种种征象
都指向武州山。

再说拓跋绍，他是道武帝次子，帝
对绍宠溺过度，十岁时就封为清河王，
任征南大将军。天赐六年（409），绍母
贺夫人因故行将赐死，动刑时天色近
晚，依惯例延至次日。真应了那句话
——夜长梦多，当晚，绍为救母，率禁卫
军入宫将父亲杀了。拓跋嗣“闻变乃
还”，里应外合，不日降服绍母子二人，
将他们一并诛杀，绍时年 16岁。同年十
月，拓跋嗣即皇帝位，居西宫。

山，是众神的载体，拓跋鲜卑有崇
山的传统文化观。拓跋嗣即位后，每年
都要去武州山祈福、祭祀，武州山遂成
为拓跋氏统治集团为国祈福的神山。

武州山，因武州川水而得名，嵯峨
壁立，最高处达 30多米，山顶平整展阔，
巍巍云冈石窟即凿于山之南麓，旧称

“武州山石窟寺”。此山凿声何时作响，
至今未解。《魏书》记载：“和平初，师贤
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

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
五所，镌建佛像各一。”据此，一般认为云
冈石窟的始凿年代是在北魏和平年间

（460-465）。但这的确不应该成为一个
定论。昙曜选择在武州山镌窟不是孤
立的，武州山并非一夜间石破天惊成为
一座佛教艺术殿堂的，它由一座普通的
山成为朝廷祈福的神山，再升华为大型
皇家石窟寺所在，自有其发展演变的历
史因缘。

所以，昙曜当初建议或主持营建五
所洞窟，不应概括整座武州山的佛教造
像活动的起始。

1947 年，宿白先生发现金皇统七年
（1147）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
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碑》），碑文中
这样说云冈石窟：“至于凿山为寺，……
明 元 实 经 其 始 …… 文 成 实 继 其 后
矣。……明元始兴通乐，文成继起灵
岩。……然则此寺之建，肇于神瑞，终
乎正光。”

《金碑》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的重
大发现，宿白先生已认识到碑文不是率
尔之作，“撰者既通释书，又娴经史，既
注意图志寺记，更重视寺中遗刻。洋洋
洒洒，都二千一百余言，从开窟伊始迄
皇统重修，云冈石窟的古往今来，可以
说略备于斯。《析津志》和《大典》之所以
全文抄录，正说明元末明初著录古迹的
学人对它的重视”，对此碑及其撰者曹
衍本人治史的严谨性给予肯定，也就是
说，碑文所记武州山凿山为寺史事当是
可靠的。

目前已见史籍中关于开凿云冈石
窟的相关文献资料稀如凤毛麟角，石窟
中残存的造像题记也不足以解决诸多
问题。《金碑》，无疑为云冈研究的暗夜
投注了一炬光亮，使那些蒙蔽在雾瘴中
的千年之谜隐现真相。毕竟，曹衍距离
北魏时代之近优于我们，他所掌握的信
息和材料也远比今天丰富，比如《云中
图》，这是隋唐时人依据北魏记录整理
的一本专讲平城地理史事的著作，此书

今已佚亡，但曹衍《金碑》中数引此书，
信息量很大，说明该书在辽金时仍存
世。很显然，《金碑》是目前唯一所见对
昙曜之前武州山活动情况有记录的文
献资料，其补历史之阙，弥足珍贵，应予
重视。

《金碑》中在重新订正道宣《大唐内
典录》的错误后，再次确认云冈“肇于神
瑞，终乎正光”，既如此，云冈开凿年代
之“神瑞说”就不应视为空穴来风。接
着，曹衍进一步强调云冈“明元实经其
始”，实际上道出武州山佛教活动开创
于明元帝时代（392-423年）的史实。这
样条理清晰的逻辑关系一直贯穿于碑
文中，又云，“明元始兴通乐”。此“通
乐”今已无迹可寻，按明元帝时期在武
州山的主要活动是行祈福、祭祀之礼，

“通乐”或与山巅行祀时建造的配套建
筑有一定关联。大概，随着北魏西郊祭
天制度的确立与规范，山顶建筑（或谓

“通乐”）后渐荒废，待昙曜入场时，重新
利用原址译经，便有了道宣《续高僧传》
所记昙曜“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元
统，住恒安石窟通乐寺”的说法了，此处
的“恒安石窟”是云冈石窟的别称。《开
元释教录》与《历代三宝纪》中也提及和
平三年（462）昙曜集结诸高僧大德在武
州山译《净度三昧经》、《付法藏传》等，
译场亦应不出通乐寺。

2010 年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发现了
北魏佛教寺院建筑遗址，这是一处较为
完整的塔院式结构的佛教寺院，包括房
址 20 间（套）、塔基 1 座。据《云冈石窟
窟顶西区北魏佛教寺院遗址》发掘简
报，房址均为前廊后室结构，又分单间
和套间，有的房间内还铺设火炕。房址
中少见佛像，多为日用陶器，说明这里
不是礼佛区，而是僧侣日常生活或译
经、藏经的场所。有的墙面下部涂有朱
红颜色，这种情况另见于大同操场城北
魏皇宫遗址和方山永固陵前的陵寝遗
址，说明寺院房间装饰规格较高。塔基
遗址坐北朝南位于中轴线上，平面近方

形，主体为夯土，由三部分组
成：一是包砌在塔基四周的石
片；二是塔基外围的夯土；三是
由细沙土夯筑紧密坚硬的塔
基中部。塔基上残存柱洞 7 排
40 个，排列有序，有长方形、圆
形、方形及椭圆形，另有一些不
规则形的柱穴。这表明，此处
曾建有一座规模不小的木构
佛塔。

明元帝故去 40 余年后，郦
道元游历云冈，看到的是“山堂水殿，烟
寺相望”（《水经注·漯水》）的景象，“水
殿”，可以理解是窟前建筑倒映在川水
中的景致；“山堂”，过去一直误以为是指
洞窟本体，武州山顶北魏佛教寺院建筑
遗址的考古发掘结果告诉我们，山巅上
另有一座佛教世界。

无论明元帝时代之“通乐”与昙曜
时的“通乐寺”是否为同一寺院，也无论
武州山顶以塔为中心的佛教寺院是否
为因明元帝“通乐”旧址经由昙曜逐步
扩建形成“通乐寺”，有一个不争的事实
是——昙曜开窟之前，作为国家定义下

祈福的神山，武州山已有寺院存在。明
元帝登基后，“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
立图像”。已见存世的一些符合武州山
砂岩条件的早期单体雕像是否从这一
时段流出就可以想象了。陈垣先生《记
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一文中指出，武州
山石窟寺始建于太宗神瑞之世也不是
绝无可能，只不过还没找到确凿证据罢
了。

太和元年（477），平城大旱，孝文帝
车驾武州山祈雨，俄顷，大雨瓢泼。时
人惊愕，叹未曾有。武州山，不仅具有
石窟雕刻艺术的佛性，更被赋予为国为
民祈福的神性。

云冈的那些人云冈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事……（（一一））
赵昆雨

今天向大家介绍云冈石窟的“牵华
绳天人”那些非主流萌动少男少女们。

云冈石窟的盛期洞窟中，第 6 窟和
五华洞（9-13 窟）是最华丽、最丰富，造
像种类最多样、窟龛样式最多元，造像体
态最多姿的洞窟。在洞窟门楣上有这么
一群超级活泼的小美人，就是门楣上牵
华绳的天人。

盛期洞窟融贯中西，集希腊、波斯、
印度、汉文明的荣光为一体，营造出佛国
极乐世界的盛况，宛若 5 世纪的国际大
联欢。而这些门楣上牵华绳的天人，则
像极了激情洋溢、欢欣雀跃的拉拉队。

牵华绳的天人们在歌舞技艺上肯定
是不如主攻歌舞音乐的乾达婆和紧那罗

（就是我们俗称的伎乐飞天）；帅气不及
人家那些手拿武器在门两侧摆 pose 的帅
哥护法；力气比不过那些力能扛鼎、逆发
隆起、双目圆睁、面相方圆、满脸横肉、髭
须恣肆的力士大叔们。但毕竟出身高
贵，身为天人，在佛陀为众生说法的盛大
场合，怎么能少了他们的参与呢？

于是，他们被安排在迎宾最醒目的

门楣上。
华绳，最早就是

希 腊 狂 欢 的 酒 神 节
上，妇女头上戴的葡
萄叶和莨苕叶编的花
环。花环上插鲜花，
也有的编成花带，大
家拉扯着唱歌跳舞。
反正就是帅哥靓女们
喝着葡萄美酒，闻着
花香，戴着花环、牵着

花绳尽情狂欢呗！
华绳作为节日道具，在希腊和印度

都有传统。在印度也是节日很多，花团
锦 簇 ，歌 舞 狂 欢 。 这 样 的 生 活 谁 不 喜
欢？因此在大乘佛教兴起后，佛教弟子
们应着佛陀的名号给众生希望的时候就
许诺了这个愿望，告诉信徒们只要按佛

法说的去修行，保你能往生极乐世界。
于是，就把狂欢场面引入到了佛国极乐
世界。当然佛国净土的快乐还不只这一
种，但这一种是多少青壮年男女梦寐以
求的生活呀！

其实牵华绳的大多属于初次参加酒
神节狂欢的青春期少男少女，还不是酒
神节谈情说爱的主角。但孩子们已经兴
奋得不得了了，拿个华绳，节日气氛营造
得贼热烈。就如同各种体育赛事中手拿
花环的啦啦队员一样，都是些青春期的迷
妹。你瞧瞧这些门楣上牵华绳欢欣雀跃
的小天人们，是很有参与感和成就感的，
比下层那些从莲花里只探出个头不能动
的萌宝化生童子已经升格了不少。

在这里我们不妨聊聊花绳和华绳。
华绳的原型是花绳，不单希腊酒神节，印
度本土庆祝节日的时候，也有拿着各种

花绳花环唱歌跳舞的情节。其实各民族
都有拿花环花绳庆祝节日的习惯。唱歌
跳舞的是主角，即将成年的小萌妹们，牵
个花绳，戴个花环在旁跟着抖动而已。
但是节日的气氛、歌舞的狂欢会感染每
一个在场的人，这些拉花绳的小迷妹就
是半带羞涩的跃跃欲试样。

当花绳这种烘托节日气氛的主要
道 具 被 升 华 到 佛 国 极 乐 世 界 的 时 候 ，
就 超 越 了 一 般 意 义 上 的 花 绳 ，而 成 为
佛 法 加 持 过 的 具 有 神 格 意 味 的 华 绳 。
而 且 不 只 是 插 点 花 点 缀 ，而 是 变 成 了
镶嵌各种宝石名花的华绳。传播到中
国 之 后 ，华 绳 又 演 化 成 镶 着 各 种 珠 宝
的绳，相互交叉环绕，形成我们在云冈
盛期洞窟门楣上看到的这种联珠式华
绳 。 总 之 就 是 营 造 节 日 气 氛 、渲 染 佛
国极乐的道具。

云冈那些“牵华绳天人”
杨俊芳

云冈夏日美景

摄影 赵永宏


